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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 1500多种鸟类后，
他成了一个更想保护自然的人

在上海生活了 19年的德国人付恺：
了解它们，就会让你懂得保护它们和自然是重要的

观鸟这件事给付恺带来了哪些改变？
“我是学理科出身的，所以我本质上是个

科学家。这决定了我不会在看到鸟的时候产生
那种诗化的联想，比如一看到鸟拍打翅膀就想
讴歌自由的灵魂？我不会。”

但付恺承认，这项
爱好确实让自己对于自
然环境更上心，更想成
为一个保护自然的人。
他提到在自己经常去拍
鸟的一个地方，人们正
将大片湿地填平种树。
虽然树木也受到部分鸟
类的欢迎，但这意味着
依靠湿地生活的鸟类就
要遭殃了。作为一名化
工领域专家，他原本就
对生态环境保持关注。
“而且从生态的角度来
看，这样一来也缺少了
物种的多样性。”

当他开始观鸟以
后，注意到了很多原先
并不会注意的问题。比
如在创造好的自然环境
这件事情上，其实存在
着诸多矛盾。

“这些年我们造了
很多公园，这对附近的
居民来说肯定是件好
事，但公园是为更好地

服务于人而设计建造的，它并不适合鸟类筑巢
栖息。再举个例子，我们小区门前这条路，10多
年前还是片片田地。并不是说环境有多优美，
但至少田园风光是鸟类喜欢的。现在你看到了，
一个个小区建起来了，这意味着人们如今有了
更好的居住条件。”

城市更新的进程无疑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
量，但也削减了包括鸟类在内的野生动物生存
的空间。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城市生物多
样性如今正成为一个引发越来越多关注的话
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野生动物出现
在城市，展开和人们和谐共处的阶段。
“我可以理解以人为本的思想，也知道确

实很难在人和自然中找到一种平衡。但大家一
直在努力作出尝试，比如崇明东滩就是个好的
示范。作为一个以迁徙鸟类及其栖息地为主要
保护对象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那儿有很多

区域是限制个人进入的。他们做了件正确的事，
这对于鸟类肯定是件再好不过的事。”

但有些时候，人类的存在反而能给鸟类带
来一些小小的福祉。云南保山百花岭是付恺常
去拍摄鸟类的地方，根据 eBird 网站统计，那里
聚集了中国最多种类的鸟。

付恺听说，以前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习惯猎
杀鸟类，有时把它们作为食物。但近年来这个
地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尤其是观鸟爱好
者。当地的人们就开始靠着鸟儿做一些小生意，
比如他们会在一些鸟群聚集的地方搭建一些隐
蔽的观鸟处，向付恺这样的鸟类爱好者收取费
用，让他们入内拍摄。“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
无论对人对鸟倒都有好处。”

在观鸟的过程中，他有时会看到一些不文
明的行为。他说，素质不好的人全世界哪儿都
有，而自己甚至都不想称那些人为观鸟者。因
为他们似乎只想拍些鸟类照片，然后在网络上
进行展示并获取夸赞。
“我曾看到过有人开车来看鸟，下车的第

一件事是把车里的垃圾都扔在外面；还有一些
人为了拍到鸟儿展翅高飞的照片，会故意拍手、
叫喊去吓它们。”他有时候会制止这些人，有时
候会把他们丢掉的垃圾捡起来。他们在旁边看
着他捡，然后说：“谢谢，你真好。”但却完全没
想过自己捡。
“但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年轻人，不到 20 岁

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会主动捡垃圾，自觉
地保护那里的环境。”

他回家会欣喜地告诉自己的太太，“而她
听了也很高兴，她说：‘希望总是在未来’。”

观鸟，尤其是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拍鸟是
一件需要一定体力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大，
有时候付恺会有点担心自己的体力将渐渐跟不
上。
“所以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魄，我每天都在

家里的跑步机上跑步，我以前还跑过马拉松。”
他很注重照看自己的体重，他从 20 多岁起就
保持同样的体重，一旦发现体重秤上的数字往
上走，他就会感到焦虑并试图在最短的时间里
降下来。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身体，”付恺讲起曾和

一个朋友进行过的一次观鸟之旅，“她和我一
样的年纪，但她就走得很吃力。差不多每走 1
公里，她都要休息一阵，这样就太废了。”

不过，他也安慰自己：“如果有一天真的走
不了太多路了，至少还有车。把车开到离观鸟
点最近的地方，再走上最后几百米就行了。”

去年夏天，江桥镇的爱琴海小
区举办了一次付恺的鸟类摄影展。
展览地点就在小区的宣传栏，所有
展出照片上的鸟类都是在小区栖息
的。
“通常我的兴趣在于更远地方

的鸟，因为显然那里的种类要多得
多。”一个原本不得已的选择，却让
他惊喜地发现原来小区里鸟的种类
竟然远远多于自己所想。“不用说，
我拍了很多照片。”
平时在小区走进走出的时候，

付恺会留意到宣传栏那些玻璃橱
窗，发现里面总是空空如也。他想，
为什么不把它们利用起来呢？自己
既然拍了那么多小区里的鸟，或许
可以和小区居民分享下。他把自己
的意思写下来，用翻译软件翻成中
文。“我找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给
她看了，她欣然接受。”
“出于某种我也不太理解的原

因，我主动提出举行这个小型摄影
展。要知道，我既不喜欢孩子，对于
社交一类的事务也概不积极。”付
恺说。
“展览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

但谁知道呢，也许看过这些照片的

孩子中，有一个在 50 年后因为什
么和鸟有关的原因获得了诺贝尔
奖，那就还是值得的。”
小区的这些鸟类中有些是提前

来过夏天的，有些则是来过冬尚未
离开的，不少更是常年在此地留守。
每张照片的旁边都附有他自己

配上的文字介绍。
乌鸫：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等

待父母带来食物，每只小鸟似乎都
在说它比其他小鸟更饿；
麻雀：虽然这些鸟外貌不是很

丰富多彩，但它们非常活泼，观看它
们蹦蹦跳跳的样子很有趣；
远东山雀：它喜欢在树上快速

移动寻找小昆虫，在这样做的时候
它似乎一直在低声喋喋不休，所以
有时你经常能听到它却看不到它；
棕背伯劳：它是一只吵闹的

鸟———有时，它听起来好像正在发
脾气。
……
“中国发展很快，上海发展更

快。”付恺说：“这给野生动物的生
存造成了一定的难度。但也许看到
这些鸟，了解它们，就会让你懂得保
护它们和自然是重要的。”

付恺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叫出
那么多鸟名的。通常的做法是把不
认识的鸟拍下来，回来照着书本比
对。他家里的书橱几乎都被用来存
放鸟类书籍，整整 1500 本。这些
年，有了识别鸟类的手机APP，就
更方便了。
付恺在德国的时候并没有这

个爱好。但是大约 8年前，他在网
上看到有文章写一群观鸟的人，立
刻有了兴趣。于是，他当即买了一
幅便宜的望远镜，开始在附近找
鸟。“在中国某些地方，你可以轻易
地发现 400 种鸟类。但在周边一
带，如果这天运气好的话，那么走
上 2个小时也许可以发现 10 种左
右的鸟。”
刚开始观鸟的那两年，他依靠

步行和公共交通的方式。之前他从
来没有对于汽车的需求，但为了观
鸟方便，他就买了辆车。他叫它“观
鸟车”，因为基本就是用来作观鸟
用的。
疫情前，他曾利用工作的机会

去德国、南非、澳大利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印度、毛里求斯和美国
等地观鸟；在中国，除了上海，他还
先后去过浙江、江苏、安徽、福建、
云南、青海、内蒙古、广西、江西、重
庆、四川和海南等地观鸟。
观鸟是一项非常季节性的活

动，比如说每年的 2月份在上海观
鸟的进程就会明显放慢。在这里，
最好的观鸟季节是在它们的迁徙
季。因为很多鸟类会在南方，比如
印度尼西亚、泰国或者澳大利亚等
地生活，但它们却在俄罗斯等靠北
的地方进行繁殖。
每年四五月间，它们从南方经

过这里，准备飞往北面；或者每年
九十月间，它们又从北方经过这里
去往南方。所以往往在这几个月
里，你会在上海发现更多种类的

鸟。当然，还有一些鸟一年四季都
待在这里，包括大多数能在小区里
发现的鸟，它们都在上海定居。
在上海几大著名观鸟 “胜

地”，付恺都有自己的秘密据点。
“具体在哪里，不能告诉你。你写出
去了，那就不再是秘密了。”
付恺引述了塞林格在《麦田守

望者》里讲过的一个《秘密金鱼》
的故事，“故事里，小男孩不允许任
何人看他的金鱼，因为这是他自己
花钱买的。有时候，在冬天观鸟的
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不能
说我拥有这些鸟，但买鸟粮确实用
的是我自己的钱。”
付恺的太太有时候会抱怨：

“你在鸟上面花的时间太长啦，你
应该多陪陪我。而且，这也太费钱
了。”
花了多少钱？付恺一项项算给

我们听：首先是 1500 本鸟类书籍，
几乎都是国外印刷的精装图册；然
后是昂贵的摄影器材。以他最近用
的一套装备为例，就花了 10 万元
人民币。
随着疫情褪去，付恺希望可以

外出得更频繁些。他的理想是每两
个月进行一次拍鸟之旅，今年 2 月
份的时候他刚去过四川康定。
8年后的今天，付恺已更多地

将自己视为一名鸟类摄影师。在他
看来，无论是单纯观鸟还是拍鸟，
本质上都应该是一种孤独的爱好。
他有一些伙伴，有时候他们一起旅
行。但他通常会在即将抵达观鸟点
时对同伴说：“好了，现在开始你离
我 100 米远，等结束了我们一起吃
晚饭。”
“我很惊讶地发现，很多人竟

然把这当成一个社交的场合，而我
有点讨厌这种习惯。当我观鸟的时
候，我不喜欢和那些总想着要聊天
的人在一起。”

新闻晨报·周到： 你对于鸟和猫的喜爱让
我想起曾经采访过的一名网球选手，也是你的
同胞鲍里斯·贝克尔，他对我说，相比人类，他
更偏爱动物。

付恺：我也多少有同感，不过我惊讶的是
贝克尔会这样说，他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喜欢社
交的人……我不知道自己这么说是不是会显
得很负能量，但我有时候觉得人类作为一个整
体很让人失望。
你遇见的不少人都是虚假伪善的，而社会

运转的体系通常决定了这些人会获得更多回
报。我所在的咨询领域就是这样，你越能吹嘘，
越善于轻易许诺，就越容易获得成功。也许，我
只是在为自己至今取得的非常有限的成功寻
找借口。

新闻晨报·周到：然而动物永远是真实的。
付恺：动物永远是真实的。
鸟类对于付恺的吸引力纯粹在于它们的

美丽，“我觉得最漂亮的鸟是大拟啄木鸟，让我
给你找点照片。”他拿起自己的摄影集翻了几

页，摇摇头站了起来。
“我得先去拿副老花镜，我现在看书得用

眼镜了，这就是逐渐变老的一个无奈现实。你知
道吗？我以前看到那些人阅读的时候戴着眼镜，
我以为他们是想装成知识分子。不幸的是，我的
想法是错的。”
戴上了老花镜，他

很快找到这种鸟的照
片。“你看，它们也是色
彩斑斓的。但又不像鹦
鹉，鹦鹉的颜色太招摇
了。而它们虽然色彩丰
富，却很有格调。上海看
不见这种鸟，但上个月
我在四川看到了。”
这些年里，付恺目

睹过鸟的出生和死亡，
以及鸟类那些最奇特的
行为。
“我在新加坡的时

候看到过，有的鸟会衔
一些小树枝，把它们抛
到湖面上。然后，看湖里
的鱼会不会以为那是什
么虫子之类的。如果它
们上钩了，就会被伺机
等待的鸟儿叼走吃掉。”
那么，鸟类最邪恶

的行为是什么？“不能说
是邪恶。”在他看来，所
有自然界的厮杀，除了
人类，都是正常的，“我就说说自己觉得有趣和
古怪的鸟类行为吧。”
“我经常去天马山拍鸟，有时候我会带鸟

粮过去。有一次，两只同一种类的鸟同时发现了
我的粮食。虽然我留了足够的粮食，但其中的一
只却不停驱赶另一只，这种霸道、贪婪的行为让
我觉得有点邪恶又好玩。”

付恺：我注意到，鸟类之间争食的时候通常
只会驱赶和自己属同一种类的鸟。由此扩展开
去，相同种类的争斗通常比不同种类之间的争
斗更激烈。

新闻晨报·周到：所以你是想说，鸟类有时
候就像人类一样吗？

付恺：我们都是动物，所以这种相像并不奇
怪，而你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些把人类抬高的意
思。我有时会在博客里把鸟拟人化，比如说这只
黑色雄鸟爱那只黑色雌鸟。我这样形容很可能
是错的，是在假装它们拥有人类的感情。但从另
一方面来讲，如果我觉得因为它们不是人，就不
会有爱，那就是在将人类特殊化，好像只有人类
懂得爱一样。
“这种思想很危险，它会使得我们很容易

把自己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更便于为人类残
杀它们找借口。所以我情愿错误地把它们当人
类去看待，也不愿意把它们看成完全不同于人
类的物种。”

小区里的鸟类摄影展

观鸟是一种孤独的爱好

“在德国，我恐怕会被当成怪人。 ”57 岁的德国人付恺说。
他坐在家中一张中式圈椅里，他的家位于嘉定区江桥镇，这套复式公寓带 5 个阳台。 除了随处可见的猫窝，他还在密封的阳台上为

自己收养的多只流浪猫用捡来的树枝搭建起猫爬架。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这样和很多只猫一起生活的人，在德国并不多。 ”他说：“当然在这里也不多，但当你作为外国人在某个地方生

活的时候，无论你做或不做某些事，人们眼中你本来就是奇怪的，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 这是在海外生活的一个吸引人之处。 ”
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付恺在上海生活了 19 年，并打算一直待下去的原因。
8 年前，付恺培养起一个在普通人眼里更古怪的爱好———观鸟，进而成为一名鸟类摄影师。 他至今已拍摄了 1500 多种鸟类，并自费

出版了一本摄影集。 对于鸟类的关注，让他对生态环境更上心，并更想成为一个尽己所能保护自然的人。

我愿意把鸟类当人看待 人类和自然如何和谐共处？

鸟类摄影师付恺

付恺家中一部分书柜，都是鸟类丛书

付恺在上海以及

中国其他省市拍的一

些鸟

付恺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拍鸟

是一件需要一定体力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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